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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闻掌故 《淮海英灵集》征诗通州（下）
□徐继康

海陵旧话

如皋北门外的猪獾
□程太和

李渔衫，就是李方膺的侄孙李懿
曾，与袁枚、法式善、洪亮吉、顾鹤庆
等人为诗友。他的诗，在通州几乎无可
匹敌，唐仲冕任通州知州时，对当地诗
人很是了解，打心底里服气的只有李
渔衫一个，虽称不上“标异立新”，
但也能“自出机杼”。他对《淮海英
灵集》征诗通州的真实记录，为古城
泛黄的旧时光打上了一行文字印记。
几年后，李渔衫看到已经刻印好的
《淮海英灵集》，又题了一首七律，在
诗的最后，忍不住还为阮元把通州纳入
淮海而喝彩：“一郡八州十二邑，文章
奇气吐虹霓。”

此次选诗，阮元有一条原则，就是
“生者不录”，李渔衫那一句“埋胔掩骼
泽枯朽”，就是表达“出版已故者诗篇，
功比瘗埋骸骨”的感激。所谓“生者不
录”，其实也有破例的，通州曹星谷便
是其中之一。

曹星谷以画名世，其画潇洒有
致。也写诗，诗名藉甚，有“纵横自如，
不可方物”之论，五十五岁那年，刻了
《岳西草堂诗集》九卷。《淮海英灵集》
征刻时，他已经六十六岁，尚在虫宾山、
石港间奔走不停。《淮海英灵集》乙集
卷四，在其父曹一萧的小传中，附录了
他四首七律，我们来看第一首吧：

不惜诗中有断魂，百年愁思海云
昏。新声乱索蛾眉笑，老宿曾衔蠹简
冤。匠石功名推柱石，雷门锁钥在龙
门。静听寒谷人吹律，草被春风朽亦蕃。

诗写得不差，也不是到了风姿绝
尘的境地。让阮阁学破了这规矩，大
概是有感曹星谷如此年龄还能保持那
份初心吧！他写道：“年已六十六矣！
闻余征诗，录先人诗百首，为曹氏一家
言见寄，复题以七言律四首，附录于
此。”这对阮元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对
当事人而言，可是了不得的殊荣。《崇
川咫闻录》在曹星谷小传中这样记载：

“阮芸台先生选《淮海英灵集》，凡现在
者不与，先生所呈七律四首特破例刊
入，其见赏于公卿如此。”又如《崇川各
家诗钞汇存》云“阮太傅辑《淮海英灵
集》，存者不与，星谷呈四诗，特破例登
之”，很是郑重其事。这对“七旬外犹
携篮裹饼应省试，卒不获一第”的曹星
谷来说，未尝不是人生的另一种肯定。

不独曹星谷，栟茶诗人于泗也有
此待遇。他专门写了一首《淮海题
名》，自许生平最得意的事之一。读诗
前小序可知，同时生者被录的，他的朋
友当中还有林秋堂、丁熙庄和李郁
斋。这个“半生落魄愧雕虫”的于泗，
感激之余有些迷惑，在《寄酬阮芸台宗
伯》的最后，还傻傻地问：“是何赏识到
焦桐？”他并不知道，在阮元的眼中，诗
有高下之分，人没有贵贱之别。如果
只是一味地因循拘泥、一味地揣摩上
意、一味地装模作样，阮元也仅是个飞
黄腾达的官僚而已。

阮元是非常灵活的。他在《淮海
英灵集》序言中说“博求遗籍，遍于十
二邑”，细心者发现，他所邀请征访的
三十七人中，并没有如皋人。并非如
皋无诗，如皋乃文物之邦，诗作多如牛
毛；也非如皋无人，才人蔚起，代不绝
书；更不是没有合适的征集人选，如江
片石、管涛，都是阮元熟悉并欣赏的诗
人。唯一的答案：“没有必要。”这个中
的原因，汪之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编
纂了一部《东皋诗存》，将皋邑近千年
的诗一网打尽，实在不需要多此一
举。嘉庆十年（1805）春，已经升任浙
江巡抚的阮元，在杭州节署为重刻《东
皋诗存》写序，开篇即云：“《东皋诗存》
者，如皋汪君璞庄所编如皋一邑之诗
也。”然后遍数这部书收得历朝历代诗
人多少，收得诗词多少，如数家珍，丝
毫不差，并由衷赞叹说：“诚洋洋乎大
观矣哉！”看得出，他对《东皋诗存》是

了然于胸的。他与汪之珩之子汪为霖
私交甚好，也为其诗集作序。阮元任
职浙江期间，汪为霖曾游灵隐寺旁的
西溪，羡慕那里的万棵梅树，花时极为
大观，便想买山筑室，后来因故未果，
便在自家的文园里建了一所“读梅书
屋”，亦可以“千古论心”与“一灯安砚”
了。某一年，冯云鹓的兄长冯云鹏到
文园来拜访，告别之际，写了一首《丰
利场报国寺山楼留别汪春田观察为霖
四首》，在“畅好名贤诗满壁，小山泉阁
醉金卮”那一句下自注：“北园一名绿
净园，系阮芸台先生所题。小山泉阁
在南园中，多芸台先生、稚存先生题咏
之什。”可以想象，昔日皋东这家著名
的私家园林里，阮元这个名字就同花
圃里的花朵一样随处可见。

“修书最乐刊成后，望雨翻惊响到
时”，这是嘉庆元年秋天阮元在刻成
《山左金石志》之后写的一首《即事》。
当时已经着手编纂《淮海英灵集》，有
诗稿陆续送到杭州了。“两箱金石半床
诗”，就在“陈编蠹稿，列满几阁”之间，
阮元与幕友们筛选、校对、删繁、纪要、
撰写小传、核对籍贯，偶尔商量着什
么，时不时停下来读一首诗给大家
听。这里不似学台大人的官署，倒像
是一个学究老先生的书斋。几百里外
奔赴而来的淮海烟云，缠绕成窗前绿
荫，一起纷乱着粉壁上的影子。

桨声欸乃，舟楫往还。《淮海英灵
集》由杭州传送到全国各地，翻开诗
页，随着淡淡的油墨书香，江风海气也
随之弥漫开来。人们看到了通州范
氏、如皋冒氏、白蒲吴氏，也看到了更
多江海的隐逸之士。他们悬浮在渺渺
烟林中，或拽杖独吟，或抱膝而坐，或
三五成群，时而低声吟咏，时而仰天长
啸。那些从青衫布袍里流淌出来的声
音，干净清澈，自由奔放。江海的天
空，被他们吐纳得云蒸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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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前，如皋北门外
有个皇亭山。皇亭山其实就是个大土
墩，不高也不大，占地在十来亩上下。
但皇亭山很有名，有名就有名在山上
有个“皇亭”，山上还有猪獾出没。

猪獾，又称沙獾、山獾，是鼬科、猪
獾属的哺乳动物。猪獾体形粗壮，吻
鼻部裸露突出似猪拱嘴，四肢粗短，头
大颈粗，耳小眼也小，尾短，其整个身
体呈现黑白两色混杂，背毛黑褐色，
胸、腹部两侧颜色同背色，中间为黑褐
色。四肢色同腹色。尾毛长，白色。
猪獾是杂食性动物，喜欢穴居，在夜间
活动，有冬眠习性，发情、交配于春夏
两季。

皇亭山在如皋北门三四里的样
子，东、西、南三面坡陡，北面比较平
缓。山南有个放生池，与山东的皇亭
沟连在一起。据如皋地方文献记载，
皇亭山上曾有一个青砖小瓦的六角
亭，亭前有牌坊，亭内立着刻有二龙戏
珠的石碑五座。周围有石凳石椅。为
何将此亭叫着“皇亭”，有一种传说。
传说当年康熙皇帝南巡，数次想到如
皋，因种种缘故未能如愿，遂手书五言
绝句一首“涉江采芙蓉，囗囗囗囗囗，
十返心无铎，不遇无极翁。（第二句缺
失了）”，赐予如皋。故此，如皋城北的
土山就营建了“皇亭”，就有了御书堂、
御书院、御书亭。

民国初年，皇亭山几乎成了如皋
城外的野生动物园，山上野鸡出没，黄
鼠狼穿梭，猪獾在洞穴口打架、晒太
阳。山下放生池荷叶田田，菱角飘
香。春天来了，春风吹黄了池边的柳
芽，吹绿了山下的小草。鸟儿开始做
窝，猪獾也格外活跃。虽说春天田里
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猪獾也要把田地
拱得坑坑洼洼。夏秋天，猪獾更是令
人讨厌，它要下山吃老百姓的黄豆、花
生、山芋，还能站起来，把玉米秸扑倒，
啃吃玉米棒头。猪獾四足均有尖利的
爪子，遇到敌人时，它会先发出像猪
叫一样的低吼声警告敌人，如果敌人
继续侵犯，它就会扬起尖利的前爪与
敌人搏斗。在原生环境中，猪獾几乎
没有天敌，除了人类。皇亭山下也曾
有几个年轻人组织起来到山上打了两
只猪獾，但过了一两年，山上的猪獾
又越来越多了，山上到底有多少猪獾
也搞不清。猪獾的破坏力实在太强，
大约在解放前后，山下的几个农民请
来了海安的几个猎人，扛着几支猎
枪，背着几口大网，牵着七八条猎
狗，夜里到山上设伏围猎。果不其
然，效果极佳，一下子将十来只猪獾
全部消灭了。

解放后，如皋肉联厂扩大规模，将
皇亭山纳入了厂区的范围，用山上的
泥土填埋了放生池及周边的沟河。皇
亭山没了，放生池没了，猪獾也早就消
灭了。这些都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也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据说，
獾油可以用来治疗烫伤，故而猪獾、狗
獾经常遭到人们围猎。虽然猪獾的洞
穴相对隐秘，但由于洞口较大，对于人
来说还是容易发现的。因此，在人类
的捕杀下，猪獾越来越少了，早在
2008年就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江海平原上再
也难见到猪獾的踪影了。

旧文新刊 南通州州署
□徐海萍

清初南通州改直隶州后，除知州
正堂以外有州同（俗称二衙，衙门在四
甲坝）、通判（俗称三衙，衙门在州署
西，嘉庆后裁撤）、吏目（俗称四衙、捕
厅，衙门在州署西）。州署在十字街
北，谯楼以外，为皂班房、外所、待质公
所、化莠所、听事房和几个代书棚子等
（官媒婆又称女待质公所，在三衙墩

巷）。谯楼以内有快班房、民壮班房，
右有内监。仪门有一个，计六扇，中间
和东边通行，西边叫死门，平时关闭，
犯人上刑场走此门出去。仪门以内，
中有戒碑亭，东厢为礼、户、吏房，西厢
为兵、刑、工房。以外属于礼房的又有
简房，属于刑房的又有招房，属于户房
的有收粮大柜在大堂右侧，有东西库，

右户征科都归库吏所管，又有沙务
房。大堂外四侧两旁为大轿班。小队
如后来的卫队，住宿谯楼上。麒麟门
以内，为二堂，两旁为东西花厅，内为
栅门（传达）、承发房（收发），再内为签
押房和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办公的地
方，最后为知州的内宅，这是知州衙署
的概况。


